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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回第十八回 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　真孝女快慰兩親靈假西賓高談紀府案　真孝女快慰兩親靈

　　這回書接連上回，講得是十三妹他見那位尹先生一口道破他仇人紀獻唐姓名，心下一想：「我這事自來無人曉得，縱然有人曉

得，紀獻唐那廝勢燄熏天，人避他還怕避不及，誰肯無端的扐這虎鬚，提著他的名字來問這等不相干的閒事？」　　又見那尹先生

言語之間雖是滿口稱揚，暗中卻大有菲薄之意，便疑到是紀獻唐放他母女不過，不知從那裡怎生賺了這張彈弓，差這人來打聽他的

行藏，作個說客。正是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」，登時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掣那把刀在手裡，便要取那假西賓的性命。

不想這著棋可又叫安老爺先料著了！

　　鄧九公是昨日合老爺搭就了的伏地釦子，見姑娘手執倭刀站在當地，指定安老爺大聲斷喝，忙轉過身來，兩隻胳膊一橫，迎面

攔住，說道：「姑娘，這是怎麼說？你方才怎麼勸我來著？」正在那裡勸解，褚大娘子過來，一把把姑娘扯住，道：「這怎麼索興

刀兒槍兒的鬧起來了？我也不知道你們這些甚麼『紀獻兒唐』啊『灌餡兒糖』的事，憑他是甚麼糖，也得慢慢兒的問個牙白口清再

說呀！怎麼就講拿刀動杖呢？就讓你這時候一刀把他殺了，這件事難道就算明白了不成？貓鬧麼！坐下啵！」說著，把姑娘推到原

坐的那個座上坐下。姑娘這才一回手把那把刀倚在身後壁子眼前，看了看，右邊有根桌棖兒礙著手，便提起來回手倚在左邊。鄧九

公便去陪植那位尹先生，又叫褚一官張羅換茶。

　　這個當兒，姑娘提著一副眼神兒，又向那先生喝了一聲道：「講！」那先生且不答話，依然坐在那裡乾笑。姑娘道：「你話又

不講，只是作這等狂態，笑些甚麼？快講！」尹先生道：「我不笑別的，我笑你倒底要算一個『尋常女子』。「鄧九公道：「喂，

先生！你這也來得過逾貧了，怎麼這句又來了呢？」

　　那先生也不合他分辯，望著十三妹道：「你未從開口說這句話，心裡也該想想，你那仇人朝廷給他是何等威權！他自己是何等

腳色！況他那裡雄兵十萬，甲士千員，猛將如雲，謀臣似雨。慢說別的，只他那幕中那幾個參謀，真真的是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

深明韜路，廣有機謀；就便他帳下那班奔走的健兒，也是一個個有飛空躡壁之能，虎跳龍拿之技。他果然要探你的行藏，差那一個

來不了了事？單單的要用著我這等一個推不轉搡不動的尹其明？只這些小機關你尚且見不到此，要費無限狐疑，豈不可笑！」

　　姑娘聽了這話，低頭一想：「這裡頭卻有這麼個理兒。我方才這一陣鬧，敢是鬧的有些孟浪。然雖如此，我輸了理可不輸氣，

輸了氣也不輸嘴。且翻打他一耙，倒問他！」因問道：「你既不是那紀賊的私人，怎的曉得他是我的仇家？也要說個明白！」那先

生道：「你且莫問我怎麼曉得他是你的仇家，你先說他到底可是你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？」

　　這句話，姑娘要簡捷著答應一個字「是」就完了，那不又算輸了氣了嗎？他便把話變了個相兒，倒問著人家說：「是便怎麼

樣？」那先生道：「我說的果然不是，倒也不消往下再談；既然是他，這段仇你早該去報，直等到今日，卻是可惜報得遲了。我勸

你早早的打斷了這個念頭。你若不聽我這良言，只怕你到了那裡，莫講取不得他的首級，就休想動他一根毫毛。這等的路遠山遥，

可不白白的吃一場辛苦？」姑娘道：「嗯，那紀賊就被你說的這等利害，想就因你講的他那等威權，那等腳色，覺得我動不得

他？」先生道：「非也。以姑娘的這樣志氣，那怕他怎樣的威權，怎樣的腳色？」姑娘又道：「然則便因你說的他那猛將如雲，謀

臣似雨，覺得我動不得他？」

　　先生道：「也不然。以姑娘的本領，又那怕他甚麼猛將，甚麼謀臣？我方才攔你不必吃這場辛苦，不是說怕你報不了這仇，是

說這仇用不著你報，早有一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蓋世英雄替你報了仇去了。」姑娘道：「夢話！我這段冤仇從來不曾向人提過，

就我這師傅面前也是前日才得說起，外人怎的得知？況如今世上，那有恁般大英雄作這等大事？」尹先生道：「姑娘，你且莫自負

不凡，把天下英雄一筆抹倒。要知泰山雖高，更有天山；寰海之外，還有渤海。我若說起這位英雄來，只怕你倒要嚇得把舌頭一

伸，頸兒一縮哩！」

　　姑娘聽了這話，心下暗想道：「不信世間有這等人，我怎的會不曉得？我且聽聽他端的說出個甚麼人來，有甚對證，再合他

講。」便道：「我倒要聽聽這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英雄。」

　　那先生道：「姑娘，你坐穩著。我說的這位蓋世英雄，便是當今九五之尊飛龍天子。」姑娘聽了，從鼻子裡笑了一聲，說：

「豈有此理！尤其夢話！萬歲爺怎的曉得我有這段奇冤，替我一個小小民女報起仇來？」尹先生道：「你要知這話的原故，竟抵得

一回評書。你且少安毋躁，等我把始末因由演說一番，你聽了才知我說的不是夢話。」姑娘此刻只管心裡不服氣，不知怎的，耳朵

裡聽了這一路的話，覺得對胃脘，漸漸臉兒上也就和平起來，口兒裡也就乖滑起來。陪了個笑兒，叫了聲「先生」，說：「既然如

此，倒望你莫嫌絮煩，詳細說與我們知道。」

　　列公，你大家卻莫把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爺說的這段話，認作個掇騙十三妹的文章。這紀獻唐卻實實的是個有來處來的人。只可

惜他昧了天理人情，壞了兒女心腸，送了英雄性命，弄到沒去處去。這其中還括包著一個出奇的奇人作出來的一樁出奇的事，並且

還不是無根之談。說起來真個抵得一回評話，只是這回評話的彎子可繞遠了些。列公，且莫急急慌慌的要聽那十三妹到底怎的個歸

著，待說書的把紀獻唐的始末原由演說出來，那十三妹的根兒、蒂兒、枝兒、葉兒，自然都明白了。

　　你道這話從何說起？原來書中表的那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鐵印禿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，他也是漢軍人氏。他的太翁紀延壽，內

任侍郎，外任巡撫。後來因這紀獻唐的累次軍功，加銜尚書，晉贈太傅，人稱他是紀太傅。這紀太傅生了兩個兒子，長名紀望唐，

次名紀獻唐。紀獻唐也生兩個兒子，一名紀成武，一名紀多文。那紀望唐自幼恪遵庭訓，循分守理，奮志讀書。那紀獻唐，當他太

夫人生他這晚，忽然當院裡起了一陣狂風，那風刮得走石飛砂，偃草拔木，連門窗戶壁都撼得岌岌的要動。風過處，他太夫人正要

分娩，恍惚中見一隻弔睛白額黑虎撲進房來，吃了一驚，恰好這紀獻唐離懷落草。收生婆收裹起來，只聽他哭得聲音洪亮，且是相

貌魁梧。

　　到了五六歲上，識字讀書，聰明出眾，只是生成一個杰驁不馴的性子，頑劣異常。淘氣起來，莫說平人說他勸他不聽，有時父

兄的教訓他也不甚在意。年交七歲，紀太傅便送他到學房隨哥哥讀書。那先生是位老儒，見他一目十行，到口成誦，到十一二歲便

把經書念完，大是穎悟，便叫他隨了哥哥聽著講書。只是他心地雖然靈通，性情卻欠淳靜，才略略有些知覺，便要搬駁先生，那先

生往往就被他問得無話可講。

　　一日，那先生開講《中庸》，開卷便是「天命之謂性」一章。先生見了那沒頭沒腦辟空而來的十五個大字，正不知從那裡開口

才入得講這「中庸」兩個字去，只得先看了一遍高頭的講章，照著那講章往下敷衍半日，才得講完。他便問道：「先生講的『天以

陰陽五行化生萬物』這句話，我懂了。下面『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為五常健順之德』，難道那物也曉得五常仁、

義、禮、智、信不成？」先生瞪著眼睛向他道：「物怎麼不曉得五常？那羔跪乳、烏反哺豈不是仁？獬觸邪、鶯求友豈不是義？獺

知祭、雁成行豈不是禮？狐聽冰、鵲營巢豈不是智？犬守夜、雞司晨豈不是信？怎的說得物不曉得五常！」

　　先生這段話本也誤於朱注，講得有些牽強。他便說道：「照先生這等講起來，那下文的『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』，直說到『則

謂之教，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』，難道那禽獸也曉得禮樂刑政不成？」一句話把先生問急了，說道：「依注講解，只管胡纏！人為

萬物之靈，人與物，一而二、二而一者也，有甚麼分別？」他聽了哈哈大笑，說：「照這等講起來，先生也是個人，假如我如今不

叫你『人』，叫你個『老物兒』，你答應不答應？」先生登時大怒，氣得渾身亂抖，大聲喊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將人比畜，放肆！放

肆！我要打了！」拿起界尺來，才要拉他的手，早被他一把奪過來，扔在當地，說道：「甚嗎？你敢打二爺？二爺可是你打得的？

照你這樣的先生，叫作通稱本是教書匠，到處都能僱得來。打不成我先教你吃我一腳！」吧，照著那先生的腿窪子就是一腳，把先



生踢了個大仰腳子，倒在當地。紀望唐見了，趕緊攙起先生來，一面喝禁：「兄弟，不得無禮！」只是他那裡肯受教？還在那裡頂

撞先生。先生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要辭館了！」

　　正然鬧得煙霧塵天，恰巧紀太傅送客出來聽見。送客走後，連忙進書房來，問起原由，才再三的與先生陪禮，又把兒子著實責

了一頓，說：「還求先生以不屑教誨教誨之。」那先生搖手道：「不，大人，我們賓東相處多年，君子絕交不出惡聲，晚生也不願

是這等不歡而散。既蒙苦苦相留，只好單叫這大令郎作我個『陳蔡及門』，你這個二令郎憑你另請高明。倘還叫他『由也升堂』起

來，我只得『不脫冕而行矣』！」

　　紀太傅聽說，無法，便留紀望唐一人課讀，打算給紀獻唐另請一位先生，叫他弟兄兩個各從一師受業。但是為子擇師這樁事也

非容易，更兼那紀太傅每日上朝進署，不得在家，他家太夫人又身在內堂，照應不到外面的事，這個當兒，那紀獻唐離開書房，一

似溜了韁的野馬，益發淘氣得無法無天。

　　紀府又本是個巨族，只那些家人孩子就有一二十個，他便把這般孩子都聚在一處，不是練著揮拳弄棒，便是學著打仗衝鋒。大

家頑耍。

　　那時國初時候，大凡旗人家裡都還有幾名家將，與如今使僱工家人的不同。那些家將也都會些撂跤打拳、馬槍步箭、桿子單

刀、跳高爬繩的本領，所以從前征噶爾旦的時候，曾經調過八旗大員家的庫圖扐兵（滿語：牽馬的奴僕。），這項人便叫作「家

將」。紀府上的幾個家將裡面有一名教師，見他家二爺好這些武藝，便逐件的指點起來。他聽得越發高興，就置辦了許多桿子單刀

之類，合那群孩子每日練習。又用磚瓦一堆堆的堆起來，算作個五花陣、八卦陣，雖說是個頑意兒，也講究個休、生、傷、杜、

景、死、驚、開，以至怎的五行相生，八卦相錯，怎的明增暗減，背孤擊虛，教那些孩子們穿梭一般演習，倒也大有意思。他卻搬

張桌子，又摞張椅子，坐在上面，腰懸寶劍，手裡拿個旗兒指揮調度。但有走錯了的，他不是用棍打，便是用刀背針，因此那班孩

子怕的神出鬼沒，沒一個不聽他的指使。

　　除了那些頑的之外，第一是一味地裡愛馬。他那愛馬也合人不同，不講毛皮，不講骨格，不講性情，專講本領。紀太傅家裡也

有十來匹好馬，他都說無用，便著人每日到市上拉了馬來看。他那相馬的法子也與人兩道，先不騎不試，止用一個錢扔在馬肚子底

下，他自己卻向馬肚子底下去揀那個錢，要那馬見了他不驚不動，他才問價。一連拉了許多名馬來看，那馬不是見了他先踶蹷咆哮

的閃躲，便是嚇得週身亂顫，甚至嚇得撒出溺來。

　　這日他自己出門，偶然看見拉鹽車駕轅的一匹鐵青馬，那馬生得來一身的捲毛，兩個繞眼圈兒，並且是個白鼻樑子，更是渾身

磨得純泥稀爛。他失聲道：「可惜這等一個駿物埋沒風塵！」也不管那車夫肯賣不肯，便唾手一百金，硬強強的頭來。

　　可煞作怪，那馬憑他怎樣的摸索，風絲兒不動。他便每日親自看著，刷洗喂養起來。那消兩三個月的工夫，早變成了一匹神

駿。他日後的軍功就全虧了這匹馬，此是後話。

　　卻說紀太傅好容易給他請著一位先生，就另收拾了一處書房，送他上學。不上一月，那先生早已辭館而去。落後一連換了十位

先生，倒被他打跑了九個，那一個還是跑的快，才沒挨打。因此上前三門外那些找館的朋友聽說他家相請，便都望影而逃。那紀太

傅為了這事正在煩悶，恰好這日下朝回府，轎子才得到門，轉正將要進門，忽見馬台石邊站著一個人，戴一頂雨纓涼帽，貫著個純

泥滿鏽的金頂，穿一件下過水的葛布短襟袍子，套一件磨了邊兒的天青羽紗馬褂子，腳下一雙破靴，靠馬台石還放著一個竹箱兒，

合小小的一捲鋪蓋、一個包袱。那人望著太傅轎旁，拖地便是一躬。轎夫見有人參見，連忙打住杵桿。太傅那時正在工部侍郎任

內，見了這人，只道他是解工料的微員，吩咐道：「你想是個解官，我這私宅向來不收公事，有甚麼文批衙門投遞。」那人道：

「晚生身列膠癢，不是解差。因仰慕大人的清名，特來瞻謁。倘大人不惜階前盈尺之地，進而教之，幸甚。」

　　那太傅素日最重讀書人，聽見他是個秀才，便命落平，就在門外下了轎。吩咐門上給他看了行李，陪那秀才進來。讓到書房待

茶，分賓主坐下。因問道：「先生何來？有甚見教？」

　　那秀才道：「晚生姓顧名綮，別號肯堂，浙江紹興府會稽人氏。一向落魄江湖，無心進取。偶然游到帝都，聽得十停人倒有九

停人說大人府上有位二公子要延師課讀。晚生也曾囑人推薦，無奈那些朋友都說這個館地是就不得的。為此晚生不揣鄙陋，竟學那

毛遂自薦。倘大人看我可為公子之師，情願附驥，自問也還不至於屍位素餐，誤人子弟。」那太傅正在請不著先生，又見他雖是寒

素，吐屬不凡，心下早有幾分願意，便道：「先生這等翩然而來，真是倜儻不群，足占抱負。只是我這第二個豚犬，雖然天資尚可

造就，其頑劣殆不可以言語形容。先生果然肯成全他，便是大幸了。請問尊寓在那裡？待弟明日竭誠拜過，再訂吉期，送關奉請。

」顧肯堂道：「天下無不可化育的人材，只怕那為人師者本無化育人材的本領，又把化育人材這樁事看成個牟利的生涯，自然就難

得功效了。如今既承大人青盼，多也不過三五年，晚生定要把這位公子送入清秘堂中，成就他一生事業。只是此後書房功課，大人

休得過問。至於關聘，竟不消拘這形跡，便是此後的十脡兩餐，也任尊便。只今日便是個黃道吉日，請大人吩咐一個小僮，把我那

半肩行李搬了進來，便可開館。又何勞大人枉駕答拜！」

　　紀太傅聽了大喜，一面吩咐家人打掃書房，安頓行李，收拾酒飯，預備贄儀，就著公服，便陪那先生到了書房，立刻叫紀獻唐

穿衣出來拜見。一時擺上酒席，太傅先遞了一杯酒，然後才叫兒子遞上贄見拜師。顧先生不亢不卑，受了半禮，便道：「大人請

便，好讓我合公子快談。」紀太傅又奉了一揖，說：「此後弟一切不問，但憑循循善誘。」說罷，辭了進去。

　　那紀獻唐也不知從那裡就來了這等一個先生，又見他那偃蹇寒酸樣子，更加可厭。方才只因在父親面前，勉循規矩，不好奚落

他。及至陪他吃了飯，便問道：「先生，你可曉得以前那幾個先生是怎樣走的？」顧肯堂道：「聽說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。」

紀獻唐道：「可又來！難道你是個不怕打的不成？」顧肯堂道：「我料公子決不打我。他那些人大約都是一般呆子，想他那討打的

原故，不過為著書房的功課起見。此後公子歡喜到書房來，有我這等一個人磨墨拂紙，作個伴讀，也與公子無傷；不願到書房來，

我正得一覺好睡，從那裡討你的打起？」紀獻唐道：「倒莫看你這等一個人，竟知些進退！」

　　說著，帶了幾個小廝早走的不知去向。從此他雖不似往日的橫鬧，大約一月之間也在書房坐上十天八天，但那一天之內卻在書

房作不得一時半刻。

　　這天正遇著中旬十五六，天氣晴明，晚來絕好的一天月色。他便帶了一群家丁，聚在箭道大空地裡，拉了一匹剗馬，著個人拉

著，都教那些小廝騙馬作耍。有的從老遠跑來一縱身就過去的，有的打著踢級轉著紡車過去的，有的兩手扶定迎鞍後胯豎起直柳來

翻身踅過去的。他看著大樂。

　　正在頑的高興，忽然一陣風兒送過一片琵琶聲音來，那琵琶彈得來十分圓熟清脆。他聽了道：「誰聽曲兒呢？」一個小小子見

問，咕咚咚就撒腳跑了去打探，一時跑回來說：「沒人聽曲兒，是新來的那位顧師爺一個人兒在屋裡彈琵琶呢。」

　　紀獻唐道：「他會彈琵琶？走，咱們去看看去。」說著，丟下這裡，一窩蜂跑到書房。

　　顧肯堂見他進來，連忙放下琵琶讓坐。他道：「先生，不想你竟會這個頑意兒，莫放下，彈來我聽。」那顧肯堂重新和了弦彈

起來。彈得一時金戈鐵馬破空而來，一時流水落花悠然而去。把他樂得手舞足蹈，問道：「先生，我學得會學不會？」

　　先生道：「既要學，怎有個不會！」就把怎的撥弦，怎的按品，怎的以工、尺、上、乙、四、合、五、六、凡九字分配宮、

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，怎的以五音分配六呂、六律，怎的推手向外為琵、合手向內為琶，怎的為挑、為弄、為勾、為撥。－－指使

的他眼耳手口隨了一個心，不曾一刻少閒。

　　那消半月工夫，凡如《出塞》、《卸甲》、《浔陽夜月》，以至兩音板兒、兩音串兒、兩音《月兒高》、兩套令子、《松

青》、《海青》、《陽關》、《普安咒》、《五名馬》之類，按譜徵歌，都學得心手相應。及至會了，卻早厭了，又問先生還會甚

麼技藝。先生便把絲弦、竹管、羯鼓、方響各樣樂器，一一的教他。他一竅通百竅通，會得更覺容易。漸次學到手談、象戲、五



木、雙陸、彈棋，又漸次學到作畫、賓戲、勾股、占驗，甚至鎸印章、調印色，凡是他問的，那先生無一不知，無一不能。他也每

見必學，每學必會，每會必精，卻是每精必厭。然雖如此，卻也有大半年不曾出那座書房門。

　　一日，師生兩個正閒立空庭，望那鉤新月。他又道：「這一向悶得緊，還得先生尋個甚麼新色解悶的營生才好？」先生道：

「我那解悶的本領都被公子學去了，那裡再尋甚麼新的去？我們『教學相長』，公子有甚麼本領，何不也指點我一兩件？彼此頑起

來，倒也解悶。」紀獻唐道：「我的本領與這些頑意兒不同。這些頑意兒盡是些雕蟲小技，不過解悶消閒；我講得是長槍大戟東蕩

西馳的本領。先生你那裡學得來！」先生道：「這些事我雖不能，卻也有志未迨。公子何不作一番我看，或者我見獵心喜，竟領會

得一兩件也不見得。」他聽了道：「先生既要學，更有趣了。但是今日天色已晚，那槍棒上卻沒眼睛，可不曉得甚麼叫作師生，傷

著先生不當穩便，明日卻作來先生看。」先生道：「天晚何妨！難道將來公子作了大將軍，遇著那強敵壓境，也對他說『今日天

晚，不當穩便』不成？」

　　他聽先生這等說，更加高興。便同先生來到箭道，叫了許多家丁把些兵器搬來，趁那新月微光，使了一回拳，又紮一回桿子，

再合那些家丁們比試了一番，一個個都沒有勝得他的。他便對了那先生得意洋洋賣弄他那家本領。

　　顧先生說：「待我也學著合公子交交手，頑回拳看。但我可是外行，公子不要見笑！」紀獻唐看著他那等拱肩縮背擺擺搖搖的

樣子，不禁要笑。只因他再三要學，便合他各站了地步，自己先把左手向懷裡一攏，右手向右一橫，亮開架式，然後右腳一跺，抬

左腳一轉身，便向顧先生打去，說：「著打！」

　　及至轉過身來向前打去，早不見了顧先生。但覺一件東西貼在辮頂上，左閃右閃，那件東西只擺脫不開；溜勢的才撥轉身來，

那件東西卻又隨身轉過去了。鬧了半日，才覺出是顧先生跟在身後，把個巴掌貼在自己的腦後，再也躲閃不開，擺脫不動。怄得他

想要翻轉拳頭向後搗去，卻又搗他不著。便回身一腳飛去，早見那先生倒退一步，把手往上一綽，正托住他的腳跟，說道：「公

子，我這一送，你可跌倒了！拳不是這等打法，倒是頑頑桿子罷！」

　　這要是個識竅的，就該罷手了。無奈他一團少年盛氣，那裡肯罷手？早向地下拿起他用慣的那桿兩丈二長的白蠟桿子，使的似

怪蟒一般，望了顧先生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」顧先生笑了一笑，也揀了一根短些的拿在手裡。兩下裡桿梢點地，顧先生道：「且

住，顛倒你我兩個，沒啥意思，你這些管家既都會使傢伙，何不大家頑著熱鬧些？」

　　紀獻唐聽了，便挑了四個能使桿子的，分在左右，五個人「哈」了一聲，一齊向顧先生使來。顧先生不慌不忙，把手裡的桿子

一抖，抖成一個大圓圈，早把那四個家丁的桿子撥在地下，那四人捂了手豁口只是叫疼。紀獻唐看見，往後撤了一步，把桿子一

擰，奔著顧先生的肩胛向上挑來。顧先生也不破他的桿子，只把右腿一撒，左腿一踅，前身一低，紀獻唐那條桿子早從他脊樑上面

過去，使了個空。他就跟著那桿子底下打了個進步，用自己手裡的桿子向紀獻唐腿檔裡只一繳，紀獻唐一個站不牢，早翻筋斗跌倒

在地。顧先生連忙丟下桿子，扶起他來，道：「孟浪！孟浪！」

　　紀獻唐一咕碌身爬起來，道：「先生，你這才叫本事！我一向直是瞎鬧！沒奈何，你須是盡情講究講究，指點與我！」

　　顧先生道：「這裡也不是講究的所在，我們還到書房去談。」說著，來到書房，他急得就等不到明日，便扯了那顧先生問長問

短。

　　顧先生道：「你且莫絮叨叨的問這些無足重輕的閒事。你豈不聞西楚霸王有雲『一人敵不足學，請學萬人敵』的這句話麼？」

紀獻唐道：「那『萬人敵』怎生輕易學得來？」顧先生道：「要學『萬人敵』，卻也易如拾芥。只是沒第二條路，只有讀書。」紀

獻唐皺了皺眉道：「書我何嘗不讀，只是那些能說不能行的空談，怎幹得天下大事？」顧先生正色道：「公子此言差矣！聖賢大

道，你怎生的看作空談起來？離了聖道，怎生作得個偉人？作不得個偉人，怎生幹得起大事？從古人才難得，我看你虎頭燕頷，封

侯萬里；況又生在這等的望族，秉了這等的天分。你但有志讀書，我自信為識途老馬，那入金馬、步玉堂、擁高牙、樹大纛尚不足

道，此時卻要學這些江湖賣藝營生何用？公子，你切切不可亂了念頭！」

　　書裡交代過的，紀獻唐原是個有來歷的人，一語點破，他果然從第二天起，便潛心埋首簡煉揣摩起來。次年鄉試，便高中了孝

廉。轉年會試，又聯捷了進士，歷升了內閣學士。朝廷見他強幹精明，材堪大用，便放了四川巡撫。那紀獻唐一生受了那顧先生的

好處，合他寸步不離，便要請他一同赴任。

　　顧先生也無所可否。這日，紀獻唐陛辭下來，便約定顧肯堂先生第二日午刻一同動身。次日，才得起來，便見門上家人傳進一

個簡貼合一本書來，回道：「顧師爺今日五鼓覓了一輛小車兒，說道：『先走一程，前途相候。』留下這兩件東西，請老爺看。」

　　紀獻唐聽了，便有些詫異，接過那封書一看，只見信上寫著「留別大將軍鈞啟」，心下敁敪道：「顧先生斷不至於這等不通，

我才作了個撫院，怎的便稱我大將軍起來？」又看那本書封的密密層層，面上貼了個空白紅簽，不著一字。忙忙的拆開那封信看，

只見上寫道：

　　友生顧綮留書拜上大將軍賢友麾下：僕與足下十年相聚，自信識途老馬，底君於成，今日建牙開府矣。此去擁十萬貔貅，作西

南半壁，建大業，爵上公，炳旗常，銘鐘鼎，振鑠千秋，都不足慮；所慮者，足下天資過高，人欲過重，才有餘而學不足以養之。

所望刻自惕厲，進為純臣，退為孝子。自茲二十年後，足下年造不吉，時至當早圖返轡收帆，移忠作孝，倘有危急，僕當在天台、

雁宕間遲君相會也。切記！切記！僕閒雲野鶴，不欲偕赴軍門。昔日翩然而來，今日翩然而去。此會非偶，足下幸留意焉。秘書一

本，當於無字處求之，其勿視為河漢。顧綮拜手。

　　他看了這封簡貼，默默無言，心下卻十分凜懼，曉得這位顧先生大大的有些道理。料想著人追趕也是無益，便連那本秘書也不

敢在人面前拆看，收了起來。到了吉時，拜別宗祠父母，就赴四川而去。自此仗了顧先生那本書，一征西藏，一平桌子山，兩定青

海，建了大功，一直的封到一品公爵。連他的太翁也晉贈太傅，兩個兒子也封了子男。朝廷並加賞他的寶石頂三眼花翎，四團龍

褂，四開禊袍，紫韁黃帶，又特命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印，稱為「禿頭無字大將軍。」

　　列公，你道人臣之榮至此，當怎的個報國酬恩！否則也當聽那顧肯堂先生一片苦口良言，急流勇退。誰想他倚了功高權重，早

把顧先生的話也看成了一片空談！任著他那矯情劣性，便漸漸的放縱起來。又加上他那次子紀多文助桀為虐，作的那些侵冒貪黷忌

刻殘忍的事，一時也道不盡許多。只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，入己的贓私何止三四百萬。又私行鹽茶，私販木植。豈知人欲日

長，天理日消，他不禁不由的自己就掇弄起自己來了，出入衙門，便要走黃土道；驗看武弁，便要用綠頭牌；督府都要跪迎跪送；

他的家人卻都濫入薦章，作到副參道府。後來竟鬧到私藏鉛彈火藥，編造讖書妖言，謀為不軌起來。他再不想我大清是何等洪福！

當朝聖人是何等神聖文武！那時朝廷早照見他的肺腑，差親信大臣密密的防範訪察。便有內而內閣翰詹九卿科道，外而督撫提鎮，

合詞參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。當下天顏震怒，把他革職拿問，解進京來，交在三法司議罪。三法司請將他按大逆不道大辟夷

族。幸是天恩浩蕩，念他薄薄的有些軍功，法外施仁，加恩賜帛，令他自盡。他的太翁紀延壽同他長兄紀望唐革職免罪，十五歲以

上男族免死充軍，女眷免給功臣為奴，獨把他那助桀為虐的次子紀多文立斬。他賜帛的那夜，獄卒人等都見那獄庭中一陣旋風，旋

著猛虎大的一團黑氣，撮向半空而去。這便是那紀大將軍的始末原由一篇小傳。

　　踅回來再講他經略七省的時節，正是十三妹姑娘的父親作他的中軍副將。他聽得這中軍的女兒有恁般的人才本領，那時正值他

第二個兒子紀多文求配，續作填房。這要遇見個趨炎附勢的，一個小小中軍，得這等一位晃動乾坤的大上司紆尊降貴合他作親家，

豈有不願之理？無如這位副將爺正是位累代名臣之後，有見識、尚氣節的人。他起初還把些官職、門戶、年歲都不相當不敢攀附的

套話推辭，後來那紀大將軍又著實的牢籠他，保了他堪勝總兵，又請出本省督撫提鎮強逼作伐。卻惹惱了這位爺的性兒，用了一個

三國時候東吳求配的故事，道：「吾虎女豈配犬子？吾頭可斷，此話再也休提！」

　　這話到了那紀大將軍耳朵裡，他老羞變怒，便借樁公事，參了這位爺一本，道他「剛愎任性，遺誤軍情」。那時紀大將軍參一



員官也只當抹個臭蟲，那個敢出來辯這冤枉？可憐就把個鐵錚錚的漢子立刻革職拿問，掐在監牢。不上幾日，一口暗氣鬱結而亡。

以致十三妹姑娘弄得人亡家破，還被了萬載不白、說不出口的一段奇冤。

　　他這等的一個孝義情性，英雄志量，如何肯甘心忍受？偏偏的又有個老母在堂，無人奉養。這段仇愈擱愈久，愈久愈深，愈深

愈恨。如今不幸老母已故，想了想，一個女孩兒家，獨處空山，斷非久計，莫如早去報了這段冤仇，也算了了今生大事。這便是十

三妹切齒痛心，顧不得守靈穿孝，盡禮盡哀，急急的便要遠去報仇的根子。無奈他又住在這山旮旯子裡，外間事務一概不知。鄧九

公偶然得些傳言，也是那「鄉下老兒談國政」，況又只管聽他說報仇報仇，究竟不知這仇人是誰，更不想便是他聽見的那個紀獻

唐。所以一直不曾提起。

　　直到安老爺昨日到了褚家莊，才一番筆談，談出這底裡深情的原故來。這又叫作無巧不成話。

　　列公，你看這段公案，那紀大將軍在天理人情之外去作人，以致辱沒兒女英雄，不足道也。只他這個中軍，從紀大將軍那等轟

轟烈烈的時候，早看出紀家不是個善終之局，這人不是個載福之器，寧甘一敗塗地，不肯辱沒了自己門第，耽誤了兒女終身，也就

算得個人傑了！不然他怎的會生出十三妹這等晃動乾坤的一個女兒來？

　　剪斷閒言，言歸正傳。當下那尹先生便把這段公案照說評書一般，從那黑虎下界起，一直說到他白練套頭。這其間因礙著十三

妹姑娘麵皮，卻把紀大將軍代子求婚一層，不曾提著一字。鄧九公合褚家夫妻雖然昨日聽了個大概，也直到今日才知始末根由。那

些村婆村姑只當聽了一回「豆棚閒話」。

　　卻說十三妹起先聽了那尹先生說他這仇早有當今天子替他報了去了，也只把那先生看作個江湖流派，大言欺人。及至聽他說的

有本有源，有憑有據，不容不信，只是話裡不曾聽他說到紀家求婚一節。又追問了一句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只是先生你怎見得這便是

替我家報仇？」尹先生道：「姑娘，你怎麼這等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？你家這樁事，便在原參的那忌刻之罪九十二款之內，豈不是

替你報過仇了？」姑娘又道：「先生，你這話真個？」尹先生道：「聖諭煌煌，焉得會假！」

　　姑娘道：「不是我不信，要苦苦的問你，你這句話可大有關係，不可打一字誑語。」尹先生道：「且無論我尹其明生平光明磊

落，不肯妄言；便是妄言，姑娘只想，你報你家的仇，干我尹其明甚事，要來攔你？況你這樣不共戴天的勾當，誰無父母，可是欺

得人的？你若不見信，只怕我身邊還帶得有抄白文書一紙，不妨一看。只不知姑娘你可識字？」鄧九公道：「豈但識字，字兒忒深

了！」那尹先生聽了，便從靴掖兒裡尋出一張抄白的通行上諭，遞給鄧九公，送給姑娘閱看。只見他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撂在桌兒

上，把張一團青白煞氣的臉，漸漸的紅暈過來，兩手扶了膝蓋兒，目不轉睛的怔著望了他母親那口靈，良久良久，默然不語。

　　列公，你道他這是甚麼原故？原來這十三妹雖是將門之女，自幼喜作那些彎弓擊劍的事，這拓馳不羈，卻不是他的本來面目。

只因他一生所遭不偶，拂亂流離，一團苦志酸心，便釀成了這等一個遁蹤空山遊戲三昧的樣子。如今大事已了，這要說句優俳之

談，叫作「叫化子丟了猢猻了－－沒得弄的了。」若歸正論，便用著那趙州和尚說的「大事已完，如喪考妣」的這兩句禪語。這兩

句禪語聽了去好像個葫蘆提，列公，你只閉上眼睛想，作了一個人，文官到了入閣拜相，武官到了奏凱成功，以至才子登科，佳人

新嫁，豈不是人生得意的事？不解到了那得意的時候，不知怎的，自然而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慨。再如天下最樂的事，還有比飲酒

看戲遊目快心的麼？及至到了酒闌人散，對著那燈火樓台，靜坐著一想，就覺得像有一樁無限傷心的大事，兜的堆上心來，這十三

妹心裡，此刻便是恁般光景。

　　鄧九公合褚家夫妻看了，還只道自從他家老太太死後不曾見他落下一滴眼淚，此時聽了這個原由，定有一番大痛，正待勸他。

只見他悶坐了半日，忽然浩歎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便整了整衣襟，望空深深的作了一萬福，道：「謝天地！原來那賊的父

子也有今日！」轉身又向那尹先生福了一福，謝道：「先生，多虧你說明這段因由，省了我妄奔這蕩。我倒不怕山遥水遠，渴飲饑

餐，只是我趁興而去，難道還想敗興而回？豈不畫蛇添足，轉落一場話靶？」回身又向鄧九公福了一福，道：「師傅，我合你三載

相依，多承你與我掌持這小小門庭，深銘肺腑，容當再報！」

　　鄧九公正說：「姑娘，你這話又從那裡說起？」只見他並不回答這話，早退回去坐下，冷笑了一聲，望空叫道：「母親！

　　父親！你二位老人家可曾聽見那紀賊父子竟被朝廷正法了？可見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』。只是你養女兒一場，不曾得我一日

孝養，從我略有些知識，便撞著這場惡姻緣，弄得父親含冤，母親落難，你女兒早辦一死，我又上無長兄，下無弱弟，無人侍奉母

親，如今母親天年已終，父親大仇已報，我的大事已完，我看著你二位老人家在那不識不知的黃泉之下，好不逍遥快樂！二位老人

家，你的神靈不遠，慢走一步，待你女兒趕來，合你同享那逍遥快樂也！」說著，把左手向身後一綽，便要綽起那把刀來，就想往

項下一橫，拚這副月貌花容，作一團珠沉玉碎！這正是：

　　為防濁水汙蓮葉，先取鋼刀斷藕絲。

　　要知那十三妹的性命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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